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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本序 

 

莎士比亚一直是西方戏剧的最高境界 最高理想 雨果曾

称他为 戏剧之王 而缪塞 则被法国人称为 我们的莎士比

亚  

如果考虑到法兰西文艺批评中常有的夸张风格 我们当然

不能过于认真地对待法国人的上述评语 真把缪塞当作与莎士

比亚比肩而立的大师 但是 如果考虑到法国是一个戏剧文学

有着高度发展的国家 曾产生过高乃依 拉辛 莫里哀这样一

些杰出的戏剧家 而法国观众在十九世纪以后 又的确对莎士

比亚有过热烈的爱好和深切的感受 那末 我们就不能无视这

一评语所具有的分量  

 

缪塞于一八一 年生于一个小贵族的家庭 虽然他后来曾

为他 头盔上佩戴着金鹞的贵族徽号而骄傲 但他血管里流的

却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文人世家的血液 他的祖父是一个颇能舞

文弄墨的三 四流诗人 父亲也写过不少作品 其中值得注意

的是一部卢梭的传记 他所研究的课题说明他是这位激进民主

主义思想家的信徒 缪塞的母亲 是一个新教哲学家的后代

在十九世纪初期资产阶级与封建阶级两种势力的激烈斗争中

她的政治倾向非常鲜明 她是拿破仑的热烈崇拜者 缪塞五岁

那年 拿破仑在滑铁卢遭到惨败 他随着母亲为拿破仑而痛哭

父母双方的共同倾向 自然也染就了缪塞思想的底色 从缪塞

日后那种胸怀坦白 感情放任的为人和文风 显然可以看出卢

梭式的情调 而拿破仑崇拜则又在他的创作中打下深深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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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拿破仑时代的向往 对那个时代之结束而感到的惋惜和遗

憾 再加上个性未能得到充分发展而产生的骚怨 颓唐 已成

为十九世纪法国文学中资产阶级个性 世纪病 的标志  

作为一个作家 缪塞的性格和气质很值得注意 因为这与

他的文学创作关系甚大 首先是他聪慧的天赋与耀眼的才华

他在学校成绩优异 不同于一般的儿童 年仅九岁 就以诗歌

获奖 此后 他吟哦不断 到十七 八岁时 已经以一个出色

的青年诗人的身分 出入雨果的 第二文社 那时 正是以雨

果为首的浪漫派开始向伪古典主义发起进攻 在文学上掀起浪

漫主义高潮的时期 缪塞一开始就投入了这一潮流 因为他比

雨果小八岁 比维尼小十三岁 比拉马丁小将近二十岁 更因

为他具有独特的创作个性 所以 他在浪漫派中获得了 顽皮

的孩子 之称 并很快以他构思新颖 才情别致的诗和剧本

在浪漫主义文学运动中奠定了他早熟天才的地位  

另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方面 就是缪塞丰富的感情 纤细

敏感的气质 自我放任的性格和薄弱的意志力 这些不仅影响

了他自己的生活道路 而且也决定了他文学创作的情调 缪塞

虽然在音乐美术方面颇有才能 但浅尝辄止 没有坚持 他学

过法律 后又改道学医 但因为神经受不了解剖尸体的刺激

终又作罢 他从青年时期起 生活就放荡不羁 摆脱不了对女

色和美酒的沉醉 一八三三年 他结识了乔治 桑 并成为她

的情人 但不久爱情就产生裂痕 最后 不到两年 关系终于

破裂 这一悲剧的创伤在纤细而柔弱的缪塞身上 长久得不到

愈合 而那两年中的感情风暴也长期在他内心里平息不下去

于是 他不断咀嚼自己的痛苦 更加消极颓唐 放浪形骸 而

且 我们还要注意到 他是生活在七月王朝这个资产阶级埋头

于财富的创造与和平竞争的时期 从某种意义上说 这是一个

英雄主义 激情已经成为过去的 萧索时期 缪塞无所事事

当然也就有时间 有精力 有条件在个人狭小的天地里沉沦了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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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 法国文学史上出现了一个资产阶级浪子式的文人 他的

作品的风格和情调 多少可以使人想起我国宋代柳永所描写的

那种状态 对酒当歌 强乐还无味  

缪塞写诗 写剧本 也写小说 虽然他著名的小说 世纪

儿的忏悔 非常典型地表现了崇拜拿破仑的一代青年失去了理

想和机遇的 世纪病 但总的说来 他在小说方面的成就显然

不及他的诗歌和戏剧 他的诗歌和戏剧 固然两者都在法国十

九世纪浪漫主义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 但细加比较 其戏剧方

面的成就又超过了诗歌 这倒并不是说 他的诗歌水平不高

不 他的诗色彩丰富 形象生动 构思新颖 词章精美 特别

是感情真挚 强烈 深沉 只不过 浪漫派中毕竟不止一个诗

歌大师 雨果 维尼 拉马丁 缪塞与他们并肩而立 已经就

不容易了 当然谈不上超过他们而在诗歌领域里独放异彩 在

戏剧方面则不同 浪漫派中 除缪塞外 主要只有雨果进行戏

剧创作 并且以其实绩摧毁了伪古典主义在戏剧领域里的统治

控制法兰西舞台达十余年之久 而缪塞 却正是以他在戏剧创

作上的艺术成就超过了雨果 虽然 他的剧本在当时并没有象

雨果的浪漫剧那样煊赫一时 甚至成为文学史上的重大事件  

缪塞于一八二九年左右开始创作戏剧 略晚于他的诗歌创

作 但他最初的剧本却又是与诗分不开的 他一八二九年十二

月出版的第一个诗集 西班牙与意大利故事 里 就包括了一

些小型的诗剧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 唐 巴埃士 与 火中栗

他一八三二年出版的第二个诗集 椅中景像 里 也有两部诗

剧 杯与唇 和 姑娘们想些什么 这些诗剧加上一八三 年

的两个剧本 魔鬼的开释 与 威尼斯之夜 基本上可以算作

缪塞的早期剧作 早期的涵义不意味着时间上的大距离 而只

不过是指其不如后来的成熟 从这些剧作里 可以看出缪塞少

年时 想当莎士比亚或席勒 这一志愿的最初的实践 模仿和

套用莎士比亚和席勒的作品 是这些剧本显而易见的特点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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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只是简单的套用和模仿 所以这些剧作还没有体现出既

具有自己的特色 又具有莎士比亚风格的艺术个性  

缪塞在戏剧创作上开始成熟的标志是一八三三年发表的

任性的玛丽亚娜 此后 直到一八三七年 在短短几年中

缪塞又连续完成或发表了一系列接近莎士比亚风格的剧作 方

达西奥 1833 罗朗萨丘 1834 勿以爱情为戏 1834

烛台 1835 慎勿轻誓 1836 逢场作戏 1837

每年一部 甚至两部 以很大的密度集中地形成了他戏剧创作

的黄金时代 这个集子里所选的 就是他戏剧创作的精华  

和莎士比亚相比 缪塞的剧作作为一个整体 不是以深刻

的社会意义 丰富的历史内容见长 甚至看起来思想性很薄弱

在这方面 他与莎士比亚显然相形见绌 他的题材大都是爱情

纠葛 并且一般地讲 他也无意于深入挖掘爱情故事中的社会

根由 但是 这决不是说 缪塞的创作就没有积极的社会意义

在 任性的玛丽亚娜 中 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把宗教感情讽为

假正经 和 没有头脑 把法官描写为一个衰老丑恶 愚蠢

多疑 专横残暴的形象 对他从品质 心地 谈吐一直到身材

假发 都进行了尖刻的讽刺 并且描述出在这个执法官吏的花

园里 任何法律都没有效力 他草菅人命 为所欲为 在 方

达西奥 里 则有对路易 菲力浦从政治需要出发把女儿许配

给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一世一事的讽刺影射 作者通过人物之

口讲得很精辟 政治是一幅致密的蜘蛛网 可怜的蝇虫缠在上

面 徒然挣扎 落得个足断翅折 因此 他把这场婚事称之为

宫廷惨剧 把那被牺牲的公主称为 被拉到屠宰场去 的 可

怜的羔羊 他还把至尊的权贵芒图王描写得那末可笑 把丑角

的角色派在他头上 他那末愚蠢低能 却还自作聪明 要追求

浪漫情调和不朽 而对宫廷 作者则干脆称之为 华丽的笼子

在 勿以爱情为戏 这出似乎并无社会意义的戏里 作者对修

道院宗教生活的毒害和虚伪性作了有力的揭露 把教士描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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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昧无知 贪食酗酒的丑恶形象 并且让我们读到这样的哈姆

雷特式的指责 人世不过是一条无底的阴沟 里边有着丑恶不

堪的怪物 在 烛台 里 则有对资产阶级淫邪之徒的讽刺

对资产阶级体面家庭 合法婚姻的揶揄与嘲笑 在这些剧本里

思想性 社会性的意义 尽管不是通过故事题材和主要戏剧矛

盾体现出来的 但作为作者的思想感情的一种流露 却十分清

楚地表明了 阶级社会中那些道德 法律 权贵 正统等等神

圣的事物 已被作者置于自己的脚下  

在缪塞的剧作中 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作品是 罗朗萨丘

在某种意义上说 这个剧本是缪塞表现了重大社会历史题材的

唯一例外 它的历史的 政治的内容 使我们不能不对此感到

惊奇 一个写出了 慎勿轻誓 当机立断 逢场作戏 这

种思想性淡薄的轻松作品的作者 竟有如此严肃的政治感情和

深沉的社会意识 剧本的题材来自意大利十六世纪真实的历史

事件 佛罗伦萨的君主亚历山大暴虐荒淫 于一五三七年被王

室近亲罗朗索刺杀 所不同的只是 罗朗索行刺后逃到了法国

而在剧本里 他却遭到惨死 罗朗萨丘即罗朗索的蔑称 剧本

通过他长期策划 进行谋杀的故事 表现了十六世纪意大利的

历史面貌 各阶层 各类型人物 上至君主 罗马教廷的特

使 红衣主教 共和派贵族 下至佛罗伦萨的资产者 小市民

以及画家 刺客等等 在舞台上的活动 构成了莎士比亚式

的五光十色的现实生活图景 展现出专制统治下的民不聊生

阶级关系的紧张和下层社会的愤怒 在这特定的历史背景上

缪塞揭露了封建时代种种腐朽反动的势力 被作者集中揭露的

是专制暴君佛罗伦萨公爵 他专制独裁 暴虐残酷 为害百姓

镇压反对派 把佛罗伦萨变成了一个黑暗的地狱 他荒淫无道

任意玩弄和蹂躏妇女 本阶级的贵妇 良民百姓的妻女无不被

他所害 作者还把谴责的矛头指向罗马教廷和教会权贵 他们

出于政治上的私利 支持和纵容佛罗伦萨公爵的暴政 并唯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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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暴虐的程度有所减缓 特别是那个举足轻重的西保红衣主教

面目更是阴险丑恶 他权欲熏心 为了能操纵政治 从中渔利

不惜逼迫自己的弟妇出卖色相 充当公爵的情妇 对于贵族共

和派 缪塞也没有陷入历史浪漫主义 把他们加以理想化 而

是通过写贵族共和派的言行不一与他们在罗朗萨丘行刺成功后

的临阵脱逃 揭露了这个政派的嘴脸 罗朗萨丘 中这些形象

描绘都具有很大的鲜明性和尖锐性 表现出了缪塞本人的资产

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本色  

尽管如此 我们要再说一遍 缪塞剧作的长处毕竟不在社

会思想意义 如果仅从这方面把缪塞的剧作与法国十九世纪二

三十年代的戏剧作品作个比较的话 缪塞并不值得特别称道

比如说 他的剧作就不如梅里美的 雅克团 那样具有强烈的

揭露与批判的精神 也不如雨果的浪漫剧那样充满了高昂的反

封建的激情 但是 缪塞的剧作显然比雨果和梅里美的有更强

旺的艺术生命力 那末 缪塞的剧作何以具有这种力量 在我

们看来 这也许要归功于他在戏剧艺术创作上的聪明机智和他

在人物性格塑造上的真实 深刻 而这 正是他莎士比亚化的

标志  

从阅读效果来说 缪塞的剧作的确使人感到趣味盎然 文

艺的趣味性是艺术性的必然结果 以出色的艺术手法引起读者

愉悦的感觉 并在娱乐中获得教益 这本来就是文艺创作的理

想境界 我们也许要嫌缪塞的剧作思想性不高 不足以给人很

多教益 但它们具有出色的艺术性 足以引人入胜 却是肯定

无疑的 这些剧本的构思都不一般化 各具别致潇洒的风度

它们除了 罗朗萨丘 外 都是轻松的喜剧或带有喜剧性的作

品 一个个都不落传统喜剧的俗套 作者在这些剧作里 从来

不求助于插科打诨的闹剧手法 又注意远离夸张的喜剧情节

他总是把故事安排得象生活一样真实且又戏剧性十足 这里的

戏剧性毫无公式化的弱点 而是别出心裁 令人意想不到 以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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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性的玛丽亚娜 为例 如果考虑到缪塞青年时期喜爱和崇

拜过喜剧大师莫里哀 那末 不难看出 这个剧本深受莫里哀

的影响 具有和莫里哀某些作品相似的格局 年老嫉妒的丈夫

年轻的妻子和情人 然而 人物的关系 戏剧矛盾的展开和后

果却又带有某种独创性 这个身上并非没有爱情火种的青年妇

女 没有接受那个痛苦呻吟的情人的小夜曲 却爱上了在两人

之间穿针引线的中间人 最后 情人为爱情捐了躯 这个无心

的中间人又拒绝了这个年轻女子的爱 这里显然有着作者对这

场爱情微妙的讽刺 从而给剧本带来了真正意义上的喜剧性

烛台 的戏剧性也不一般 原来的愚弄者最后成为被愚弄者

而原来的被愚弄者却成为胜利者 这出人意料的结果带有浓厚

的喜剧性 而它又是与作者明显的讽刺巧妙结合在一起的 当

机立断 和 逢场作戏 几乎都没有重大的戏剧矛盾和外在的

情节动作 只不过是人物之间的 斗嘴 要把这种对白写成一

出戏 显然是一个难题 但作者却出奇制胜 他善于挖掘人物

思想感情皱褶深处细微的变化 正是这种细微的变化构成了人

物之间的矛盾 而作者就是把这种矛盾外化为对白之中的戏剧

性 完成了给自己规定的难题 并达到了使读者不能不佩服的

艺术效果 缪塞剧作中的戏剧性就这样丰富多采 各具特色

而且 在戏剧性展示的过程中 在戏剧矛盾的发展过程中 又

充满了细致微妙 起伏有致的变化 其间又不乏一场场机智俏

皮 幽默诙谐 渗透着人情世味的对话 而其最后的结局 又

恰到好处 戛然而止 即使说不上表现了某种隽永的哲理 至

少也有着悠长的韵味  

剧本中的戏剧性 本来就来源于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及矛盾

的发展变化 只有以生活为蓝本 以现实为归依 才能提炼出

合情合理的动人的戏剧冲突 缪塞在自己成熟的剧作里 没有

去模仿和套用传统的程式和格局 人为地制造某种戏剧性 而

是从现实生活中抽引出富有戏剧性的矛盾 把自己的作品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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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合理的基础上 因此 他的每个剧本都有自己的个性 具

有自己独特的生活内容 发出浓郁的生活气息 也许 这就是

缪塞之所以接近莎士比亚的一个奥妙 虽然他的生活面不广

甚至可以说相当狭窄 而且是十足的资产阶级式的 如 当机

立断 逢场作戏 以及 烛台 所表明的那样  

缪塞戏剧创作最成功的方面 是塑造了有血有肉 真实动

人的人物形象 这是他具有莎士比亚风格的最主要的标志 与

其他浪漫派作家 例如雨果 不同 缪塞在自己的剧作里

并不刻意追求情节的曲折和奇特 安排波谲云诡的剧情 而是

致力于人物性格的塑造 在他的剧本里 戏剧矛盾的出现 矛

盾的展开和变化以及最后的结局 都与人物的性格有关 也就

是说 有了这样的人物 才会有这样的故事 人物性格成为了

行动 情节的根由和契机 玛丽亚娜的任性和奥克塔夫的独立

不羁 造成了南辕北辙式的喜剧矛盾 方达西奥游戏人间的性

格 竟改变了 历史的进程 其他如 勿以爱情为戏 慎勿

轻誓 烛台 中的戏剧性 矛盾的冲突和解决 皆无不建立

在人物性格的基础上 缪塞的这个特点 使他的剧作在艺术上

高出于雨果的浪漫剧 也使得他的喜剧成为性格喜剧而不是闹

剧 使他的悲剧成为真正莎士比亚式的悲剧 而不是人工的伪

造  

在表现人物性格方面 缪塞的剧作既与法国古典主义的戏

剧不同 也与他的浪漫派同道的作品有别 古典主义戏剧中的

人物往往都是程式化或类型化的 法国浪漫主义戏剧中的人物

则过于夸张 有失真实 缪塞避免了这两方面的缺点 在人物

的个性化和典型性的结合上 取得了莎士比亚式的成就 他笔

下的人物 一般都写得真实自然 栩栩如生 各有各的个性

玛丽亚娜未动感情时的骄傲 矜持 动了感情后的热情 大胆

爱尔贝丝在宫廷中的苦闷和她对小丑的感情 雅克琳在尴尬处

境中的周旋和她爱情的逐步转移 都写得颇有心理深度 经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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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分析和推敲 其他如冯 布克恼怒之中藏着慈爱 卡密尔冷

淡之中含有热情 矛盾中的反复和犹疑 克拉瓦罗什的卑劣无

耻 芒图王的自作聪明 布里丹的贪馋愚蠢等等 都跃然纸上

很有生活气息  

特别令人注意的是 缪塞在他的剧作中创造了一种特定的

人物形象 我们不妨把他们称为 浪子 在这一行列里 我们

最先看到奥克塔夫 接着又有方达西奥 而后的华朗坦与拜迪

康也多少有点这种味道 这几个人物都是年轻的小生 似乎只

有钱拉 菲力普来扮演才最为合适 他们秉性聪明 风度潇洒

他们那幽默俏皮 明讽隐喻 机锋毕露的谈吐 实在令人赞赏

叫绝 显示了他们观察的敏锐 对世情的洞悉和性格的调侃

他们的心地纯正 品德不同凡俗 才情隽永 然而 他们却偏

偏又带有浪荡子的特点 奥克塔夫经常流浪在外 与酒醉亲密

无间 无论什么都 不能把他快乐杯中的酒碰洒一滴 方达

西奥也是到处游荡 走遍了每个酒馆 曾不止一次在那里酩酊

大醉 后来被债主逼得 破帽遮颜 辗转躲避 华朗坦也是游

手好闲 不是无所用心 就是疯狂享乐 他们都抱着游戏人

间 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人生态度 颇有一些沉沦的情调 不妨

说 他们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缪塞本人放浪形骸的影子 而且

他们之所以消极沉沦 主要并不是由于他们本身品性方面的原

因 而是有着社会的根由 他们都看透了这很不美好的人间

在既定的规范和习俗中发现了种种矛盾与不合理 因而在他们

游戏人间的放浪中 明显地带着某种哈姆雷特式的忧郁 奥克

塔夫本来就不合时俗 在人世的上空走危险的钢索 而在朋友

被害后 更感到自己也已被埋进了冰冷的石板 永远也不再有

青春时期的欢乐 无忧无虑的疏狂 和 自由欢畅的岁月

方达西奥更是早就厌倦了人世 他敏锐地看出 世间的人们 一

个个全是茕茕孑立 他们平庸 毫无特色 全是一模一样

他深深感到生活的无聊 人的渺小 客观现实的丑恶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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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象哈姆雷特发出 这是一个荒芜不治的花园 里面长满了恶

毒的莠草 这样的感叹一样 也发出了这样的诅咒 我真想让

这沉重的苍穹 变成一顶无垠的布帽 把这座愚蠢的城市 连

同这些愚蠢的居民 兜头带脑全部罩上 缪塞笔下的这一组人

物身上的这些特点 在一定程度上 无疑具有某种社会典型意

义 他们看起来象是茂丘西奥[1]的后代 实质上是法国十九世

纪上半期的 世纪儿 的化身 虽然他们有的 如奥克塔夫

是意大利那不勒斯的市民 有的 如方达西奥 生活在德国的

慕尼黑  

缪塞剧作中最深刻 最丰满的人物形象是罗朗萨丘 这个

形象的塑造看来是受了 哈姆雷特 的影响 丹麦王子哈姆雷

特以装疯卖傻来掩护他为父报仇 扭转乾坤 的大事 罗朗萨

丘则以为非作歹 助纣为虐为保护色 长期策划铲除暴君 不

过 在 哈姆雷特 中 作者从根源写到后果 即哈姆雷特得

知了父亲被害的真相后就决定装疯的 而在 罗朗萨丘 中

作者则是从表现写起 最后才上溯到缘由 因此 我们看到在

舞台上出现的罗朗萨丘一开始是一个歹徒 佞臣 走狗 接着

我们又看到教会恶势力对他如何忌恨 把他视为眼中钉 他母

亲如何讲述他少年时期优秀的品德和雄心壮志 敌人和亲人两

方面的反应 给读者和观众造成了悬念 而后 罗朗萨丘的真

实面目和他的苦心才逐渐显露出来 这样 罗朗萨丘的外衣和

假面一层层剥落 其性格一步步深入地展示 成为剧本戏剧性

发展的一条主线 并有助于表现他性格的深沉和复杂  

罗朗萨丘是缪塞笔下唯一有悲剧性深度的艺术形象 是真

正莎士比亚悲剧式的人物 他本来是一个品德高尚 热爱真理

有雄心壮志 有焕发的才华和广博学识的青年 眼见佛罗伦萨

在专制暴政下沦入苦海 他忧国忧民 怀着强烈的爱国热忱

决心以古罗马反独裁统治的历史人物布鲁都斯自命 企图以个

人的英雄行为拯救祖国于水深火热之中 为了刺杀暴君 他不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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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不伪装成无耻的佞臣 为非作歹 以便在与暴君沆瀣一气的

过程中伺机下手 于是 这就出现了一系列的矛盾 他的崇高

动机与卑鄙手段之间的矛盾 他高尚的品质 他的内秀与他肮

脏的伪装 他无耻的外表之间的矛盾 这一系列矛盾给他内心

带来的痛苦 其分量似乎比哈姆雷特在莪菲丽亚面前装疯时的

痛苦并不更轻 特别可悲的是 虽然他出于对佛罗伦萨 对人

民的爱而披上伪装 苦心经营他的英雄业绩 但他那伪装和假

面具却因长期粘在他的皮肉上而成为他自己的一个组成部分

于是 在客观现实生活中 他事实上就异化为他自己本质的对

立面 被城邦 被百姓视为一个奸诈邪恶之徒而遭到唾弃 更

具有本质意义的悲剧是 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他不仅把自己

谋杀暴君的后果加以理想化 以为个人的英雄行为一定会扭转

乾坤 而且 他把百姓和共和派也理想化了 以为一旦他行刺

成功就会得到他们的响应 然而 在那个历史时代里 人民还

是消极 无能为力的 他们可以诅咒暴君 然而还不能铲除专

制 至于贵族共和派 更是具有明显的阶级局限性 他们的软

弱 胆怯和自身狭隘的功利 决定了他们不可能真正成为罗朗

萨丘的盟友以共同缔造城邦的共和 因此 罗朗萨丘这样一个

孤独的英雄 竟在意大利全境遭到通缉 最后死于一群百姓之

手 缪塞写出了他剧本主人公悲剧命运的社会的历史的必然性

从而使他的 罗朗萨丘 真正达到了莎士比亚式悲剧的高度  

在十九世纪法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中 莎士比亚是浪漫派

用来与古典主义戏剧对抗的一面旗帜 一八二三年 斯丹达的

论文集 拉辛与莎士比亚 最先宣告了这一点 一八二七年

英国剧团来巴黎演出莎士比亚的戏剧时所造成的轰动 又是一

桩明显的事实 而同年 雨果在他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宣言 克

伦威尔 序言 中 更是引人注目地 高高地举起了莎士比亚

的旗帜 不言而喻 莎士比亚成为了法国浪漫派在戏剧创作中

模仿 学习的对象 而从今天来看 在这方面真正有成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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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当推缪塞  

因此 如果说雨果的浪漫剧是从文学运动的声势方面 显

示了浪漫主义戏剧的成果 那末 缪塞的剧作则是从艺术风格

上 标志了浪漫主义戏剧文学所达到的水平  

 

柳鸣九 

一九八二年三月 

 

[1] 莎士比亚剧本 罗密欧与朱丽叶 中的人物 罗密欧的好

友 聪明活泼 机智诙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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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性的玛丽亚娜* 

 

人物 

 

克罗迪奥 法官  

玛丽亚娜 法官之妻  

赛利奥 

年轻人  

奥克塔夫 

梯比亚 法官的仆人  

西于塔 老妇人  

爱尔米娅 赛利奥的母亲  

仆人若干  

马尔沃利奥 爱尔米娅的管家  

 

地点 

 

那不勒斯[1]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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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幕 

 

第一场 

 

克罗迪奥宅前的街道上  

玛丽亚娜从家里出来 手中拿着一本经书 西于塔迎上

去  

西于塔  漂亮的太太 我想同您说句话 可以吗  

玛丽亚娜  您找我有什么事儿  

西于塔  城里有一个青年 对您一见倾心 足足有一个月 他

一直找不到机会向您表白 他叫赛利奥 世家子弟 一表人才  

玛丽亚娜 别说了 去告诉派您来的那个人 他这是白费时间

和精力 他如果再胆敢让人向我转达这种话 我就告诉我丈夫

下  

赛利奥 上 咳 西于塔 她说什么啦  

西于塔 她越发虔诚 越发傲慢了 她说 您若是再追求她

她就告诉她丈夫  

赛利奥 噢 我真不幸 只有死路一条了 噢 最残忍的女人

你说我该怎么办哪 西于塔 我还能找到什么路子吗  

西于塔 我劝您还是先离开这儿 她的丈夫跟着她呢  

 西于塔 赛利奥下 克罗迪奥与梯比亚上  

克罗迪奥 你是我的忠实随从 我的可靠仆人 对不对 告诉

你 我受到侮辱 要报仇  

梯比亚 您要报仇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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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迪奥 对 要报仇 那些吉他琴手真放肆 总是到我妻子

的窗下叽叽咕咕 不过 别着急 事情还没有完 到这边

来听我告诉你 那边有人 可能会听到我们的话 今天晚上

你把我说的那个剑客找来  

梯比亚 找他干吗  

克罗迪奥 我认为 玛丽亚娜有了奸夫  

梯比亚 您这样想 先生  

克罗迪奥 对 我的房子周围 有野汉子的气味 打我门前走

过的人 没有一个态度是坦然的 吉他手 老媒婆 都跑到这

儿来闹哄 象苍蝇一样多  

梯比亚 别人为您的妻子奏小夜曲 难道您能禁止吗  

克罗迪奥 不能 但是 在暗门后面 我可以安插一个人 谁

若是进来 就结果他的性命  

梯比亚 嗳 您的夫人没有奸夫 若说她有外遇 就好比

您说我有姘头一样  

克罗迪奥 梯比亚 你为什么就不能有姘头呢 你的长相很丑

可是 人非常聪明啊  

梯比亚 我承认 这点我承认  

克罗迪奥 你看 梯比亚 你自己都承认了 不必再有怀疑了

我的家丑都已经张扬出去啦  

梯比亚 怎么就张扬出去了呢  

克罗迪奥 我告诉你张扬出去了 就是张扬出去了  

梯比亚 可是 先生 您的夫人是一个女道学家 这在全城是

出了名的 她和谁都没有来往 除了去作弥撒 从来不出门  

克罗迪奥 你瞧我的吧 她接受了我那么多礼物 我想起

来憋气透啦 对 梯比亚 这一阵 我正策划一个可怕的

诡计 我简直要痛苦死啦  

梯比亚 哦 哪儿能呢  

克罗迪奥 我对你讲的事情 你只管相信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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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下  

赛利奥 重上 一个人年华似锦的时候 堕入没有希望的情

网 是多么不幸啊 一个人逡巡在温柔的梦乡 却不知道幻想

把自己引向何处 痴情能不能得到报偿 他是多么不幸啊 他

情意缠绵地卧在方舟里 渐渐离开岸边 遥见迷人的平川 绿

茵茵的草原 以及埃多拉多[2]的海市蜃楼 他任凭微风悄悄地

吹送 当现实把他唤醒的时候 他既远离渴望到达的目的地

又远离了岸边 进退两难  

传来一阵音乐声  

那个化了装的人是谁呢 他不是奥克塔夫吗  

奥克塔夫上  

奥克塔夫 我的好好先生 你的伤春情绪可略好点儿了吗  

赛利奥 奥克塔夫 你真疯啦 脸上涂的胭脂有一尺厚 你怎

么想起作这种奇特的打扮呢 光天化日之下 你不害羞吗  

奥克塔夫 啊 赛利奥 你真疯啦 脸上涂的白粉有一尺厚

你怎么想起穿上黑道袍呢 正当狂欢节 你不害臊吗  

赛利奥 你过的是什么生活呀 不是你喝醉了 就是我喝醉了  

奥克塔夫 不是你有了意中人 就是我有了意中人  

赛利奥 我越发爱上了美丽的玛丽亚娜  

奥克塔夫 我越发爱上了塞浦路斯酒  

赛利奥 我正要去找你 路上正好碰到了  

奥克塔夫 我也正要回去 我的家是否安好呢 我已有一周没

回去了  

赛利奥 我想求你办点儿事情  

奥克塔夫 说吧 赛利奥 亲爱的孩子 你需要钱吗 我已经

囊空如洗 你来找我出主意吗 我现在醉成了一摊泥 你要用

我的剑吗 这把木刀是小丑的玩艺儿 说吧 说吧 有什么事

情吩咐吧  

赛利奥 你这种样子 还要持续多久 一个星期不回家 奥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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